
燃尽生命照亮走出大山之路 

                            —追悼香港慈恩基金会胡澄东先生 
 

前言：2016 年 8 月 27 日，香港慈恩基金会义工胡澄东在香港家里从睡梦中安详离世，享

年 72 岁。 胡澄东先生退休后加入义工团队， 常年多次往返贵州、四川、广西、甘肃

等山区，助学扶贫。 2006 年胡先生发起《致知助学金》高额资助优困生上大学， 至

今已经帮助上千学子走出大山改变命运。在他去世前一晚还在连夜给学生发放助学金，他

燃尽生命的最后一刻，照亮无数学子的大学梦……谨以此文永远缅怀我们最敬爱的“贵

州爷爷”----胡澄东。 

    我傻傻地重复拨打您的电话，多么希望再听到您那熟悉亲切的声音。可是一直没有应

答，嘀声留言后也再没回复……爷爷，您真的走了？怎么就这么突然地走了！…… 我第

一次见到您是 2009 年的夏天，那时我考取了武汉大学，全家人都好开心却为学费发愁。

三生有幸，上天派您来到我的身边： 一个和蔼可亲的香港爷爷，不远千里跋山涉水从香

港到贵州帮助我们上大学。记得您到我家时，看着我家僻陋的老房子，鼓励我到大学要努

力学习，您安慰我父母不要担心，您会尽量帮我们。 您问我以后有什打算，那时我只会

腼腆羞涩傻傻地笑，因为您，我大学四年才能没有经济压力安心读书。2011 年暑假，我

说要陪您去做义工，您带我走遍贵州耐心地教我做人做事；2012 年初春，您和徐逸新爷

爷到武汉看望我们，我和同学们带您们从武大走到华科再逛华农……我陪您们去看长江大

桥，登黄鹤楼，您说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鼓励我到外面世界看看（我那时就想着保送研

究生混毕业工作就算了）。后来我取得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到加拿大学习，临行前，您一

定要往我的银行卡里汇款，我告诉您奖学金够用的把钱给其他同学， 您强行转给我，说

“孙子去远方，爷爷不放心，当然要给多点零花钱”。 在加拿大学习一段时间后，我告

诉您我想回国，我想转专业到香港读社会工作，像您们一样帮助他人。 您不赞同但让我

去尝试，如您所料，所有的大学把我拒之门外。 没有办法，2013 年夏天从武大毕业后

我只好我在珠海工作（在珠海公司的英文名是您给我取的--Paul），您担心我沉沦丧

志， 和徐爷爷到珠海看我，我和另一同学徐饶带您们在圆明新园溜达，我给您说：“爷

爷，我想通了，我要继续读计算机，只有把自己变强大了，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您很高

兴地说“去年你要转读社工，我没有阻止你就是想让你自己试试什么路适合自己”。 为

了帮我申请加分，您一遍遍地耐心帮我写推荐信，在您的祝福下，我幸运地获得政府博士

奖学金到香港读博。2014 年夏天我辞职离开珠海，趁开学前的假期陪您再到贵州各地助

学， 而这次您不再带我当小跟班了，您说我可以独当一面了，让我去另一小组帮其他义

工以帮助更多学生。 

    您带给学生的远不只是经济资助，更重要的是亲力亲为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您

不远千里为无数家庭带去快乐和福泽， 真诚无私地为每个学子送去祝福和鼓励。 记得

第一次跟您去做义工的时候，您到每户人家都会说“谢谢您们接受我们的帮忙”，那时我

不解，心想您花钱出力这么辛苦帮我们还要反过来感谢我们……后来才渐渐懂得您的伟大，

您是在小心翼翼地保护每个受助人的尊严啊！（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而接

受他人的帮助和施舍的）， 而不是高高在上施舍他人，这是多么崇高的境界啊！ 您经

常为了能赶到学生家里顾不上吃饭睡觉，甚至不顾生命危险。 记得有一次我们要去一学



生家里，只能骑摩托车进山，因为路不好走我被甩下车裤子磨破了膝盖也流血了，还好我

年轻骨头硬，要是不幸换做您想想都后怕…… 千辛万苦到访每户人家后，您耐心询问学

生家人的情况，然而总是拒绝在学生家里用餐，因为您深知淳朴的山民会把家里最好的食

物招待您， 不忍心他们破费。实在无法拒绝的，用餐致谢后都会给红包补偿…… 对每

个学生，您总是那么上心，几百个学生给您发邮件，您都耐心回复，有时候您忙不过就转

给我帮忙，我看到很多新同学一些幼稚的问题，又气又笑，而您总交待我要好好回复。您

对他人大方对自己吝啬甚至刻薄： 每次到学校看望学生都从香港大包小包带各种礼物：

U 盘、铅笔、巧克力……家访时您会从酒店早餐带鸡蛋给村里的小孩子，看到老人家更会

一一给红包；而您的毛巾要洗烂了才舍得扔掉，牙刷也是从上一个酒店带来的，您的那双

皮鞋补了又穿，您那老洛基亚手机用了十几年（上个月我说要给您买个新手机，不贵，您

又怕我花钱坚持不要，说别人送了一个给您了）……记得有一次，您为了省几块钱，瘸着

腿跑遍册亨县城的大街小巷终于找到一家便宜的理发店，兴高采烈地回到酒店跟徐爷爷

“炫耀”您的新发型只花了 5块钱。  

    年复一年，您们的体力越来越弱，可是资助的学生越来越多。这几年每次助学都超过

100 个大学生，每个学生您都要挨家挨户走到，路再远再难，您都不放弃，有些学生家庭

较好，可以不用资助，您也不忍放弃。 每次从山区收集到贫困学子的信息， 回港后又

要四处寻找捐方，资金不够您就用动用自己的退休金。 把每个学生的款项落实后，还要

为每个学生分配指导者，人手不够，您亲自指导多个学生，耐心指导做人做事。 遇到不

听话的学生，您着急，遇到要退学的同学，您更心急，让我一次次打电话询问情况劝说他

们复学（有些熊孩子的行为真的气死人，可是您总是教我耐心劝解，并尊重他们的意思，

也不要他们退回助学金）。 有些学生不好好学习本该停止资助，您却一再包容他们给他

们机会。您怕我们读书太少，鼓励我们毕业了继续深造，没钱读您就继续资助。每次和学

生在一起，您都笑得很开心，您经常告诫我们“好好学习，将来做一个诚实有用的人”。 

虽然慈恩基金会的义工不少，可是基金会的资助项目也很多，您不仅负责致知助学，还有

教学楼、学生宿舍、卫生室等。 从项目选址到奠基再到竣工，您都要亲自到场，有些地

方政府想糊弄您，您火眼金睛揭穿他们保证让每一分善款落实到项目上。低调的大明星古

天乐或许就是看中您们这样的精神，才放心把他的基金交给您们打理，在内地捐建超过

61 所学校。除了基金会的项目之外，遇到其他求助，您还热心搭桥牵线引进其他爱心基

金的援助，仅在一个贵州黔西南州，您就带去了近亿元的各类项目帮扶当地教育、卫生事

业。   

    您和徐爷爷对我恩重如山，我来香港读书可以多陪陪您们，因为我早已把您们当作亲

爷爷一样敬爱。 在香港这两年，我可以经常如愿看望您和徐爷爷，帮您做点小事，很开

心。 每次出国开会，我都会幸福地为您们精心挑选礼物，回到香港送给您和徐爷爷

时， 其他义工长辈们羡慕不已，我知道您们很开心。 每次去看您，劝您别太辛苦有什

么事吩咐我做就行，您总是说“开心就不辛苦”；您怕我被“宠坏”，7 年来严格教育我

做人做事（每次跟您吃饭，您都要“逼我”吃干净所有饭菜）；您看着我成长守着我飞

翔， 可我还未好好孝敬您， 还未来得及邀请您参加我的毕业典礼，还未结婚请您做证

婚人，还未给您磕头敬茶，还未成就事业让您不再奔波辛苦……您都等不及了，我还是太

慢了，就像几天前给您电话问您要不要我帮忙给学生打钱，您“骗我”说“太迟了， 弄

好啦， 明年到家里住几天帮爷爷转账给几百个学生”。从小山村到珞珈山，从武汉到珠



海，从加拿大到香港，再到阿根廷、迪拜、日本，我一直在努力地追逐您的脚步。 您在

我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守护着我，看着我一步步成长，没有爷爷您，就没有我的今

天。 在众多学子中，我那么幸运跟您最亲最近，可我却没有好好地保护您。爷爷，我很

难过和内疚，您对我的帮助远远多于我对您的孝敬。 

    昨天去您家前，我和徐饶、还有基金会的义工们在上次您带我去的教育学院的餐厅吃

午饭， 就在我们那天坐的小桌前面。用餐时，Brenda 阿姨含泪对我说“以前跟我们吃

饭，你总要抢着买单，爷爷总说下一次让你买，这次给你来买，不要等下一次了” 真谢

谢他们给我机会替爷爷感谢他们（按贵州习俗，主人要请探丧的亲友吃饭以表谢

意）。 坐在您的椅子上打开您的电脑，查看您的各大银行账户，看到您最后一次给学生

打钱是去世前凌晨近一点，几百个学生的助学金（每人 5000-8000RMB），为了省手续费，

您把每笔钱分几次转，而且您已经完成 90%………您总是担心学生开学没钱交学费，凡事

亲力亲为，燃尽生命的最后一刻照亮山区孩子们的大学梦。爷爷，您知道吗，我打开您的

电邮和手机，满满的都是学生的不舍“胡爷爷，我不相信他们说您走了，求求您给我回一

个短信，好吗？” ，从贵州到香港，从政府到民间，从老师到学生，成千上万的人在为

您的突然离去而哭泣， 我们致知助学群里的 338 个学生这几天的泪水已经洒满网络……

这两天许多学生联系我说，他们本计划好 9 月 10 月来看您，前几天还在和您联系，您还

在细细询问他们来港的住所是否安排妥当……然而忽如一梦，远隔天边。  昨天在家里，

您的老朋友唐爷爷见到我，抱着我哭得喘不过气， 他接受不了您这么突然的离去。徐爷

爷在外心痛无言。 以前我开玩笑说您和徐爷爷、唐爷爷是三个老顽童，现在只剩下两个

老顽童了……或是上天觉得您太累了？天主不忍看您再到山区奔波就把您从睡梦中偷

走？……爷爷，您那天让我再看您未走过的世界胜景，我说“爷爷，这些剩下的地方我陪

您去”，爷爷，您怎么忍心我一个人去？ 爷爷，我知道您牵挂学生们，您放心，我会尽

力帮您完成您的心愿！ 

     因为香港的条例，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您。香港怎么会残忍而冷酷啊（在香港，生

者压力大，死了还不能很快入土为安，让亲朋好友经历漫长的痛苦和折磨）， 怎么忍心

把您一个孤零零地留在那个冰冷的太平间呢？要在贵州，儿孙满堂将您围住，灯火通明，

守着您说话，多好啊！ 不过这样也好， 看不到您躺在那里，我就不相信您走了，感觉

您还在身边，未曾离开，只是调皮给大家开玩笑躲起来了， 您怎么舍得我们呢？ 

一个香港人，十余年间走遍贵州、四川、广西、甘肃等地，建校、助学从未间断，每一座

大山都留下了您的足迹，您燃烧了自己，照亮我们走出大山的道路，无数学子和家庭因为

您而改变命运。您比每个贵州人都了解贵州， 请允许我们“自私地” 尊称您为“贵州

爷爷”。您亲力亲为，凡事尽量不去麻烦别人； 您勤勤恳恳，每件事都做得漂亮利

落； 您低调务实，电视台采访您总尽量避开； 您慈祥博爱， 爱学生胜过爱自己；您

菩萨心肠， 助人无数更是渡人大千！ 

   

 ---- 您永远的孙子 史启权（QQ，2009-2013 武汉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 博士在读） 

2016年 8 月 29日 香港 

 

 


